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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名句“人生天地之间，若白
驹之过隙，忽然而已”中，“驹”就是骏
马，用骏马比喻时光并获得几千年来
人们的认可，庄子大概是第一位。在
中国文学进程里，这匹骏马越过《诗
经》《楚辞》的烟水，穿过汉赋的云阵，
回响在唐诗的平仄间，最终凝固成水
墨丹青里的永恒姿态。它成为中国文
人精神的寄托物，是千年美学流变中
最富动感的意象。

马年新春，人们喜欢说“一马当
先”作为祝福，有文章认为该词出自
《水浒传》。而我却愿意将源头追溯至
《离骚》，那句“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
道夫先路”的深情呼唤，让骐骥化身为
求索路上的先驱与同道。这匹马的眼
眸映照着星辉，四蹄踏动着风云，承载
的是一位士人“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纯
粹理想。屈原的文字赋予马一种神性
的光辉，它从此成为连接尘世与高洁
理想的桥梁。数百年后，汉武帝的《西
极天马歌》以“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
里兮归有德”的雄浑之句，将马塑造成
帝国受命于天的象征。这隐约预示着
马的形象将在个人抒怀与集体叙事之
间，展开漫长的角力与交融。《说文解
字》讲：“马：怒也。武也。”这怒，这武，
这霸气十足，或能为汉武帝之注。

至于司马相如《上林赋》中“轊白
鹿，捷狡兔”的壮阔场景里，那些骏马

已非屈原孤独的精神伴侣，而是皇家
苑囿里流动的威仪，是王朝雄厚实力
的炫目展演。马蹄声如钟磬合鸣，队
列如云阵推移，马在这里成为国家礼
仪与力量的华丽符号。班固在《两都
赋》中进一步将马与国运关联，马队
的编制、装饰、步伐无不渗透着礼法
的森严。这种宏大的铺陈，褪去了屈
原式的个体体温，赋予马属于集体
的、排山倒海般的力量感。后世诗文
中那“千骑卷平冈”的壮阔气象，其美
学的基石正奠基于此。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大唐，传统诗
坛迎来了光芒万丈的巅峰。这里矗立
着两座风格迥异却同样不朽的丰碑。
李白将屈原的浪漫主义发挥到极致，
他笔下的马是盛唐气象最不羁的魂
魄。“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那是
少年游侠的快意纵横；“挥手自兹去，
萧萧班马鸣”，那是挚友离情的深沉
回响。李白的马永远在翱翔的渴望与
现实的引力间挣扎，恰似诗人自身璀
璨而跌宕的生命轨迹。与之遥相对望
的，是杜甫那兼具豪迈与沉郁的现实
主义吟唱。他早年的《房兵曹胡马诗》
尚有“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的豪
迈，而安史之乱的铁蹄彻底踏碎了盛
世的幻梦。他的马，从此负载起时代
的重轭与民族的苦难。《瘦马行》中
“皮干剥落杂泥滓”的惨状，至《病马》
中“毛骨岂殊众，驯良犹至今”的叹
息，已全然是物我同悲的共情。杜甫
的伟大，在于他将马从辉煌的云端拉
回满目疮痍的大地，让它成为苦难忠
实的承载者与见证者。

与杜诗相映成趣的，是画家韩干
笔下的马。这位曹霸的弟子，以画笔
为盛唐的肌肉与气血塑像。其《照夜
白图》中那匹系于桩上、昂首嘶鸣的
御马，每一寸紧绷的肌肉，每一缕飞
扬的鬃毛，都喷薄着不甘被束缚的生
命力。韩干的马，是经精密观察与艺
术提炼的写实佳作，骨骼筋肉合乎解
剖，动态神情捕捉入微。这种极度自
信的写实，背后是那个时代海纳百川
的文化底气。韩干用色彩与线条凝固
了马的瞬间雄姿，杜甫则用语言记录
了马在历史洪流中的命运沉浮。一者
定格了空间的“形”，一者抒写了时间
的“情”，二者共同完成了对盛唐精神
从外到内、从荣光到创痛的刻画。

中唐“诗鬼”李贺的《马诗二十三
首》，宛如暗夜中绽开的异卉，彻底重
塑了马的美学维度。“此马非凡马，房
星本是星。”马的前世竟是谪落的星
辰，今世却困于狭小的厩中，这种天
地悬殊的错置，迸发出惊心动魄的张

力。李贺的马，常与冰冷的金属、幽暗的
夜色、死亡的意象相连。“向前敲瘦骨，
犹自带铜声。”瘦骨与铜声的并置，是何
等凄切而坚贞的绝响！这是对不公世道
的控诉，是对个体价值被湮没的长啸。
李贺的马超越了颂美与写实，直抵存在
的荒诞与生命的孤绝，为咏马传统注入
了一股浓烈的、近乎现代主义的怀疑与
质问。

宋元之世，马的形象在文人意趣的
浸润下，再度蜕变。李公麟的白描《五马
图》，洗尽铅华，唯余清隽线条的流转韵
律。这既是宋代美学崇尚简淡含蓄的体
现，也暗合了理学“格物致知”的哲学追
求——于至简中求至真。苏轼赞誉其
“不惟画肉兼画骨”，此“骨”已是精神风
骨的隐喻。及至元代，龚开“一从云雾降
天关，空尽先朝十二闲”的《瘦马图》中，
瘦马嶙峋瘦骨如寒梅枝干，昂首且自带
凛然不可犯的气节。此时的瘦马，已成
为遗民士子精神操守的图腾，其美学价
值正源于这去尽浮华的“瘦”，一种在逆
境中淬炼出的精神纯度。文同、苏轼等
人的墨竹、枯木，与这瘦马共享一片美
学的天空。

步入明清，马的文化意象更显多
元。一方面，马的形象进一步世俗化、日
常化，融入市井生活的烟火气；另一方
面，伴随着古典文化的总结与反思，对
马这一意象的运用也显现出集大成的
意识。在彼时的诗文笔记中，马既是情
感寄托的寻常客体，也成为回溯历史、
感怀兴亡的文化符号。

走过这条由诗、画、赋共同铺就的
辉煌长廊，马的形象已深深镌刻入中华
文明的记忆底层。马从神坛走来，经历
过庙堂的礼赞、沙场的烽烟、草野的艰
辛，也承载过文人的孤愤、画师的痴迷、
时代的盛衰。

当我们重温千年的嘶鸣与足迹，蓦
然回首，是否能听见这一切浩瀚回声的
巧妙合鸣？笔者曾有七律诗咏马：“腾踏
飞黄尘浪拍，驰驱鞭影日边来。嘶风怒
武长安道，践雪雄威万里埃。毛骨江湖
韩干画，驯良草野少陵才。千金不买燕
昭骏，难得高骧把路开。”试图用短短五
十六字，将《诗经》《楚辞》的风骚、汉赋
的雄浑、太白的飘逸、少陵的沉郁、韩干
的形真、长吉的奇崛、宋元的清骨，乃至
燕昭王黄金台上那穿越时空的求贤呼
声，都凝聚、化合，最终迸发出“高骧把
路开”的声音。这不仅仅是追摹或致敬，
更是想发出一份属于自己的嘶鸣。

马的故事，归根结底是人的精神故
事；纵然“白马非马”，那神奇的白驹，也
必将穿越无数个春天。只因那奔腾不息
的力量，来自文明深处的初心。

故乡的春节，贴春联是一件很有
仪式感的事。

每到除夕，家家户户的门前都会
贴上红红的春联。只是，如今贴春联，
除却仪式感，便只剩仪式感了——仿
佛就为完成一项既定的年节任务，少
了几分从前的年味。

小时候，我家的春联，是父亲央
人书写或买来的。父亲识字不多，却
有几位识文断字的朋友。这在当年的
家乡，是极为难得的。毕竟，那时候，
家乡能写春联的人，方圆几里也挑不
出几个。除了腊月里在街上摆摊子写
春联的人，在我的记忆里，能写春联
的，一位是姓钱的小学教师；另一位
姓桂，是读过几年私塾的老先生。两
人都生得精瘦，但中气十足，很有学
问的样子。难得的是，不少春联的词
句都出自他们的原创。

他们写春联时，我常在一旁静静
观看，带着好奇和羡慕。他们一笔一画
间，墨香伴着红纸的喜庆，悠然传递着
对新年、对生活的祝福。时过境迁，如
今他们写的春联我已不大记得了，但
他们吟过的对联仍记得一些。如“破帽
遮颜过闹市，新靴裹脚走钢丝”“开动
脑筋办事，夹着尾巴做人”等，诙谐有
趣，透露着他们对生活的看法。

等我读了几年书，也学着写春联
了。我买来《对联集锦》《对联精选》之类
的书，依样画葫芦，写的春联无非是“天
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红梅
含苞傲冬雪，绿柳吐絮迎新春”之类的
话。春联的词句既然是现成的，只需备
好墨汁、毛笔与红纸便可以了。红纸需
要裁剪成合适的尺寸，这裁剪的功夫，
也是写春联的一门学问。久而久之，一
张大红纸到手，我就知道怎么剪裁了，
然后挥毫泼墨。

我这样试着写了一回春联后，我那
个村庄人家的对联，几乎都找我来写。
临近春节，父母忙着办年货，我就在家
里写春联。我写好自家的春联时，母亲
已悄悄熬好一碗米糊。我们找来一把刷
子，蘸上米糊，将春联庄重地贴在门前。
一家人这样的默契，让贴春联的仪式感
里，又多了几分阖家团圆的温馨。年的
气息，便在这红纸上、在墨香里，悄悄弥
散。到了除夕，一家人围在一起吃年饭，
父亲拿出装有“压岁钱”的红包分给我
们。红包与红灯笼、大红的春联映照在
一起，满室祥和，有一种“闲话年成到天
明”的感觉。

当年的乡间，还有个不成文的习
俗：若是见了谁家大门上贴了红春联，
一般不再上门讨债了。因此，有些来托
我写春联的人，便是因年底手头拮据，
想借着这一副红春联告诉人家，欠款只
能等到来年再还。而讨债的人见了人家
门前的大红春联，一家人正欢欢喜喜地

迎接新年，乡里乡亲的，又怎好意思张
口讨债呢？乡间还有一个习俗，若是家
里有人过世，三年内是不贴红春联的。
要贴的话，也是用白纸、绿纸或是黄纸，
写上“天下皆春色，吾门独素风”“守孝
三年容易满，思念千载永难忘”这样一
些怀念的话。

春联，年年春节年年换。
也有不换的。吾乡作家张恨水有篇

散文就叫《我家不换春联》。他写道：“到
了过年，别家换春联，我家不换，只是把
堂屋门上及祖先堂上的春联，用柔软的
手巾，轻轻地扑去灰尘。这事情是每年
大除夕正午做，而且推一位长辈的人去
做。”他说，他老家祖堂上那一副对联，
是“孝友传家书百忍，文章华国鉴千秋”，
堂屋门联，则是“欲知世味须尝胆，不识
人情且看花”。后来，家乡建造“张恨水
故居”，干脆把这两副对联镌刻在木板
上了。张恨水认为前一副对联虽过于
工整，但含有家族姓氏来源或家族故
事。这样的对联，如今在乡村的一些老
祖屋里，仍能见到。比如，我家老屋祖
先堂上就挂有一副：“东海家声远，南洲
世泽长。”只是，我家没有人用“柔软的
手巾，轻轻地扑去灰尘”，而是年年都会
请人重写一遍春联，年年春联都是崭
新的。

老屋正堂上，挂着这样一副崭新的
春联，鲜红得像一团火，把一屋子人的
心，都照得暖融融的。那红色里有祝福，
沉默但响亮。

一纸春联，许多岁月
徐 迅

我住的城市里，竹子是稀罕物。
它们不似老家的竹子，能成片成

海地长，长成一片汪洋恣肆的绿海。
在这座被水泥包裹的城市，竹子大多
成了“盆景”，被小心翼翼地圈在花坛
里，或种在写字楼大堂的巨大瓷缸
中，安静，体面，却也孤独。

每日下班，我总路过小区花园拐
角的那一小丛竹。那是物业几年前种
下的，夹在两棵高大的香樟树中间，
不惹眼，也不张扬。

大多数时候，我步履匆匆，耳机
里是嘈杂的播客声，心里盘算着晚饭
是煮面条还是叫外卖，从未多作停
留。直到有一天，我深夜加班回来，一
阵风穿楼而过，我竟莫名停了脚。一
阵“沙沙”声传来。那声音很轻，却异
常清脆，带着一种奇妙的节奏，像细
碎的玉片在风里轻轻相叩。

是那丛竹。
风穿过竹子，竹叶在夜色里轻

颤，发出回响。那一刻，城市里所有的
喧嚣——车流声、空调外机的轰鸣
声、远处工地的施工声似乎都消失
了。只有这“沙沙”声像一条清澈的小
溪，瞬间流过我心田。

我站在那里，听了很久。

我想起了我的外公。他是个木匠，
但更爱竹匠的活儿。他的工具箱里，永
远放着一把用了几十年的竹篾刀，刀刃
被磨得雪亮。

老家院子里的那棵大槐树下，是外
公的“工坊”。他搬来小马扎，身旁堆着
刚从后山砍回来的青竹。他从不急着动
刀，坐下，先摸一摸竹竿，用手感受竹皮
的光滑和凉润。
“丫头，”他总是一边摩挲着竹子，

一边对我说，“这竹子啊，是山里最有灵
气的东西。它不娇贵，给点土就长；它也
硬气，风吹雨打都压不垮”。

然后，他才抬手“解竹”。竹刀落下，
“咔”的一声，竹子被劈开，清冽的竹香
弥漫开来。那香味，比夏天任何一种花
香都提神。

外公的手很巧。那些笔直的竹竿，
在他手里仿佛活了过来。粗壮的竹筒，
他拿来做竹椅的腿，结实又稳当；细密
的竹篾，他把它们编成竹篮和竹席，都
很精巧。

我最喜欢的，是他给我编的竹蜻
蜓。竹片削得极薄，迎着光看，几乎是透
明的。他用竹片做成的竹蜻蜓，轻轻一
搓，就能飞出很远。“外公，竹子为什么
能飞啊？”“因为它虚心啊。”外公眯着眼
笑，说：“你看，竹子中间是空的，它不装
那些没用的东西，所以它轻，风一吹，就
起来了。”

那时候我不懂什么叫虚心，我只知

道外公编的竹席，睡上去最凉快，竹丝
光滑；外公做的竹椅，坐着最舒服，弹性
刚好托住后背；外公做的竹篮，拎着最
轻巧，去地里摘黄瓜、摘豆角，总能装得
满满当当。我们还用竹刷帚扫地、竹筷
子吃饭、竹帘子遮阳。我们家的生活好
像就是被这些竹器包裹着的。

外公去世后，那些竹器渐渐用旧
了、坏了，被新的塑料制品或金属制品
取代了。

直到很多年后，我在一个雅致的茶
室里，再次见到精致的竹制茶具，它们被
当成“雅器”，价格不菲。我怀念起外公那
个满是竹屑的院子，怀念那些带着竹香、
带着手心温度的竹器。它们藏着一个手
艺人对生活朴素的敬意。外公说，竹子是
实诚东西，你对它用心，它就对你实在。

如今，我站在城市花园的这丛风竹
前，听着这“沙沙”声。忽然想到，为什么
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对竹子总是情有
独钟？

我们爱它，不只是因为它能吃（竹
笋）、能用（竹器），更是因为它长得好看。
不是形态的好看，而是“品格”的好看。它
笔直，代表刚直不阿；它空心，代表谦谦
君子；它一节一节，代表骨气和气节；它
在冬天依旧青翠，代表坚韧不屈。

我眼前的这丛竹，它们在风里弯下
了腰，但风一过，又立刻弹了回去，叶子
上的尘土似乎都被抖落干净了。这不正
是外公当年说的，刻在竹子里的骨气吗？

风过竹声
亮 子

书斋漫笔

人间草木

岁时笺

五马图（局部）（中国画）北宋 李公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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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有的老人性格执
拗，需要耐心抚慰……面对这些
挑战，李光菊处理起来游刃有余。

大年初一，汪奶奶的女儿陪
在一旁。姆妈耄耋之年，她自己也
步入老年，术后照料属实有心无
力。“看着小李这样护理姆妈，真
真比自己人还耐心。姆妈住了没
几天，就欢喜伊，说她最贴心！”隔
壁床的奶奶已百岁，眼睛睁开看
到小李就眯眯笑。最左边的陈奶
奶道出原委，“小李不仅态度好，
而且护理得专业舒服，轻手轻脚，
周到温柔，难怪人家都喜欢她！”

尽管没回成家，但医院就像
自己在上海的第二个家。李光菊

说，年前医院发了“大礼包”，大年
夜还加餐鸡鸭和蛋饺。大年初一早
上，护理好老人后，她得空吃了医院
发的早餐——寓意团圆的汤圆，“虽
然没能回家过个团圆年，但在这里
过年，帮助患者和家人早日团圆，感
觉更有意义！”

放眼整个上海，过去一年，已有
近60家医疗机构开展免陪照护服
务，解放了家属，更提升了服务。春
节假期，护理员们用不离不弃的坚
守换来了患者家庭的早日团聚。

记者获悉，新的一年上海将继
续推动免陪照护服务标准化、队伍
专业化、管理智能化，为病家求诊
带来更多获得感。

大年初一：暖心坚守护安康

（上接第1版）“一马当先”
者，当敢为人先。从浦东引领区
到临港新片区，面对愈加风高浪
急的外部环境，上海勇闯改革
“深水区”，一系列制度创新先
行先试，众多改革经验向全国复
制推广，为国家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扩大开放探路领航。
“一马当先”者，既要有爆发

力，还要有耐久力。这就意味着，
上海这匹“骐骥”不能满足于经济
体量之类的“单项冠军”，还必须
始终专注于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
竞争力，以持久动力奔驰不息。

“十五五”开局之年，上海面对
的任务和挑战依旧繁重艰巨。既要
继续着力以国家战略为牵引，加快
“五个中心”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又要着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
力，引领产业转型升级；还要以民
心工程、民生实事为抓手，持续保
障和改善民生。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
远征，对上海这座肩负特殊使命的
城市来说，全市上下都需永葆“一
马当先”的锐气与闯劲，持续领跑，
不负重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上海新篇章。

跑出“一马当先”

（上接第1版）李道莲奶奶今年103岁
了，床头摆着她百岁生日的照片。老人插
着鼻饲，视力不太好，丁诗婷俯下身，凑近
她耳边轻声问候，轻轻将老人搁在被子外
的手放回去，掖好被角。为了预防压疮，小
丁至少每隔两小时就要为她翻一次身。见
奶奶精神还不错，她将床头摇高45度，让
奶奶躺得更舒服些。
“奶奶以前可以自己走路，后来生病

住院、长期卧床，医院多次下达病危通知
书，后来回到市一福院，在我们的精心呵
护下，病情终于转危为安。”丁诗婷说。

从李奶奶住进养老院那天起，就一直
由小丁照护。最初，李奶奶不让小丁给自
己洗脚。“我这么大年纪，孩子都没帮我洗
过，你一个小姑娘，我怎么好意思呢！”小
丁先不急着否定奶奶，耐心陪着她：“先让
奶奶自己洗，我们再给奶奶洗，让奶奶有
尊严、有质量地颐养天年。”慢慢地，李奶

奶接受了这个细心又活泼的姑娘，也习惯了
她的贴身照顾，“小丁这姑娘真好啊。”

两年多的朝夕相处，她们像家人一样亲
近。“李奶奶总惦记着我。一到饭点就催我：
‘小丁啊，你快去吃饭，别等饭都凉了。’看我
还在忙，她又会念叨：‘吃饭第一，身体第一，
快去吃！’”如今，李奶奶记性越来越差，甚至
有时连自己的儿子女儿也不认得了，却唯独
记得小丁的名字。

接过接力棒，用青春守护
养老院里来了“00后”，也带来了朝气。

他们教老人做操、上网冲浪，给奶奶们描眉
毛、涂口红，哄着她们拍新潮的艺术照。

对这些“00后”来说，最大的考验依然是
那些绕不开的日常护理——不仅要喂饭、穿
衣、洗脚，还要帮老人清理大小便等。

刚工作那会儿，刘畅的妈妈问她：端屎
端尿，你干得下来吗？刘畅的大学室友就没
坚持住，转行去了互联网。但刘畅留了下来，
“选择这行，我心里是有准备的”。有的老人
起床时漏尿，站起来尿顺着裤管流到鞋底。
刘畅轻手轻脚帮老人脱下脏裤子，仔细擦拭
干净，再换上新的。老人拉着她的手反复念
叨：“小刘啊，对不起……”刘畅握着她们的
手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工作。”

丁诗婷最初也想过退缩。老人直接在床
上排泄，气味刺鼻，她处理完了，连饭都吃不
下。这些日常，她已学会用平常心面对。

这份工作不仅是护理，更是一份关乎尊
严的守护。有人听说她在养老院工作，问她
“院里臭不臭啊，有没有老人味”。小丁坦然
以对：“我怎么照顾自己，就怎么照顾奶奶。
我们护理做得很到位。”

在市一福院的三年里，丁诗婷轮过好几
个专区：从重度失能的北六楼，到北七、南四
楼，还到南一楼认知症照护专区，她凭借着
优秀的工作表现与热爱，入选北五楼的见习
班长挂职锻炼，这些经历让小丁从职业小白
晋升为一名可以独当一面的“青春养老人”。
如今，丁诗婷已是院里的二级技师。

工作仅半年多，刘畅也凭借努力拿到了
护理员高级（三级）证书。在她看来，每一步扎
实的积累，都是在向心中的那个远方靠近。

说起这些护理员，72岁的杨当娣止不住
地夸赞：“我母亲住进来后像换了一个人。原
来不怎么讲话，现在愿意开口了；原来脸上
没什么表情，现在会笑了，人也胖了一圈。他
们是真的把我母亲当自己的父母、自己的爷
爷奶奶在照顾，当亲人一样对待。”

她说的“他们”，当然包括这些“00后”。
这些年轻人，接过了前辈手中的接力棒，用
青春守护着暮年。

“重要的是，老人眼神里的安心”

（上接第2版）如今，年夜饭开始出现
“新方言”。今年1月，小红书为二次元爱
好者举办了一场庙会。庙会上，糖画摊子
前排着长队。轮到一个男孩，他没要龙或
凤。“能画这个吗？”他指着手机屏幕上的
一个角色。老师傅眯眼看了一下，点头。糖
浆如丝线般流下，在铁板上迅速凝固。

几分钟，一个可爱的虚拟乌萨奇（IP
形象）诞生了。男孩接过，他没吃，而是小
心地装进透明袋子。“我要供起来。”他对
同伴说。

在年轻人的庙会上，糖葫芦的山楂上印
着卡通头像；元宵摊上有了奶茶和巧克力
馅。这些新奇的味道旁边，依然摆着芝麻和
豆沙馅。新的和旧的在一起，谁也不赶走谁。

住和行也有所更替，最直观的就是家门
上的春联。春联是家的门面。红纸黑字，把愿
望写在外面，让所有人都看见。过去的愿望很
统一：招财进宝，身体健康。现在的愿望，成为
年轻人的“个性朋友圈”。

二次元爱好者会选择印有动漫角色、二
次元台词的春联，上联“无可代替的朋友”，
下联“产生多余的情感”，横批“CP9999”。
还有的会选择异形春联，扇形、圆形、卡通造
型，甚至是木质雕刻款，既美观又有装饰性。

或许这些春联不符合传统的平仄对仗，
或许它们的文字不够典雅，但在年轻人看
来，春联的意义，早已不再是单纯的民俗符

号，而是自己个性化表达的载体，是对新一
年的美好期许。过年，是把自己的生活、自己
的心愿，堂堂正正贴在门上。
“春运”依然是人类最壮观的迁徙，它的

方向千年不变：回家。但“行”也可以是另一
种奔赴。它的目的地，可以是一场庙会、一个
漫展、一间手作工作室。

全国首个二次元新春庙会里，糖画师傅
画出游戏角色，套圈的奖品可以是限量周
边，许愿墙上贴满了对虚拟人物的祝福。年
轻人们装扮成自己喜欢的角色，在《难忘今
宵》的合唱中欢呼拥抱。“在这里，”一个扮演
刺客角色的男生说，“我不用向任何人解释

我是谁。我们彼此看见，就够了。”
他们也在城市里行走，去手作坊学编一

个中国结，去老洋房听一场跨界音乐会，去
弄堂市集淘一件复古玩具。过年的“行”，从
“回到故乡”，多了一层“找到同类”的含义。

团圆的本质从未改变，但团圆的形态，
已然百花齐放。

到底什么是年味？答案从来不是非此即
彼。当年味从一种浓稠、集中的状态，变成了
稀薄、日常、弥漫在生活各处的状态，反而更
深地扎进了生活的土壤里。因为它不再依赖
于固定的形式，而依赖于人心是否还愿意为
它花时间、花心思。

上海，这座永远生机盎然的城市，成了
这场年味变迁最好的舞台。

衣食住行 年味融入热爱与个性


